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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套儿童阅读的《哲学鸟飞罗系列》
丛书。 丛书的主角菲卢是一个六岁半的男孩， 恰
好处在开始产生社会性困惑的年龄。 菲卢总是没
完没了地提问， 比如，我可以打架吗？我可以撒谎
吗？ 要是我不去上学？ 为什么我不能当头儿？ 我可
以永远不死吗？ ……他的问题常常引来全家人的
热烈讨论， 有时吵得不可开交， 有时谁也找不到
答案。 菲卢对父母讲的道理常常不服气， 可又想
不清楚。 到了晚上， 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的好朋

友———一只名叫飞罗的小鸟就会来找他， 在与飞
罗的交谈中菲卢就慢慢想通了。 学者周国平先生
说： “这个飞罗其实就是菲卢， 是他的那个理性的
自我。 因此， 与飞罗的交谈实际上是菲卢的内心
对话。” ① 丛书的作者、 法国的碧姬·拉贝， 就经
常在学校、图书馆、咖啡馆等场合为孩子们主持以
“哲学”为主题的下午茶活动， 其著作取名为《写给
孩子的哲学启蒙书》。 非常有意思的是， 每个故事
结束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话：“那你呢， 当哲学鸟
飞罗来看你的时候， 你想跟它聊些什么呢？”
是的，儿童的生活与菲卢的一样：生活在问题

之中，不解，苦闷，纠结，亟需一只飞罗鸟来与他聊

编者按 本刊 2011 年第 1 期曾刊载 《让教育回归常识》 一文。 文中呼吁 “让
我们的教育补上哲学这一课吧， 让哲学教我们 ‘学会思考’ （冯友兰语） 吧”， 希望
在基础教育阶段， 我们能借助哲学教育去帮助学生追寻自身生命的意义， 同时培养
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辩证、 系统的思维方式。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王冠。在采访中，我们常常碰见许多孩子对哲学有着特别的兴

趣， 苏格拉底、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开始走进他们的眼帘， 他们迫切地想知道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这些疑问，其实是孩子在
成长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的“天问”。这些“天问”，蕴藏着无穷的创造的种子，暗含着人
格健全的指引， 静静引领着学生学会批判和扬弃，它们是清新活泼的儿童、少年心智
与陌生新鲜的大千世界相遇时发出的哲学性质的追问， 正如学者周国平所说：“这是
人类精神的永恒的灿烂现象， 但在每个人一生中却又是稍纵即逝的短暂时光。”
只是，老师们做好抓住这短暂时光的准备了吗？教育实践中， 老师们或是对与高

考无关的哲学没有涉猎，或是把哲学简单地当作思想政治课的一部分。即使在儿童哲
学课被引进中国十多年的今天，许多人仍然对儿童哲学存在诸多疑问：儿童能不能学
哲学？儿童哲学是否等同于哲学知识的传递？儿童学习的哲学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哲学
专业有何不同？ ……
面对种种疑问， 本期我们特别约请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成尚荣研究员谈谈

他的研究， 也欢迎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加入到儿童哲学教育的研究和探索中来。

———儿童哲学几个问题的厘清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成尚荣

当教室里飞来哲学鸟的时候

一、 教室里飞来了飞罗鸟———儿童
哲学课的风生水起以及带来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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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讨论。这样的聊天、讨论就是一种哲学启蒙。 如
今，飞罗鸟飞进了校园，飞进了孩子们的教室———
无论是 15 年前云南昆明铁路南站小学的尝试 、
如今上海杨浦区六一小学以及浙江、 河南其他小
学的努力， 还是今年“亲近母语”在杭州举办的儿
童哲学研讨会上， 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北京的
小学老师与儿童文学作家、 评论家和哲学家对儿
童哲学的聚焦， 总之， 儿童哲学引起了广泛兴趣，
在形成实践格局的同时， 理论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自 1998 年以来， 关于儿童哲学的论文篇数呈现
不断上升的趋势……至 2011年初， 儿童哲学的相
关论文已达 70多篇”。 ② 至于港澳台地区，儿童哲
学的实践与研究起步时间更早， 气氛更活跃， 实
验更深入，成果也更多。值得关注的是， 近来关于
儿童哲学的交流， 大陆与港澳台之间、 与国外之
间越来越频繁， 用“风生水起”描述并不过分。 这
当然是课程改革、 儿童教育中一件重要的事， 儿
童哲学的实践与研究很有可能使儿童教育、 课程
改革、教材建设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使儿童的知
识结构、思维方式、思想认识水平发生一些重要的
转向。 我们应当关注， 应当参与。
在杭州的儿童哲学研讨会上， 一位著名的儿

童文学作家、 大学教授有这样的感慨： 要让大学
教授痛苦就让他到小学上儿童哲学课； 要让小学
生痛苦， 就让他们学儿童哲学。 果真如此吗？ 怎么
去改变？ 在全场的一片笑声中， 我们感到了儿童
哲学实践与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困惑： 小学课
堂里应该飞来一只什么样的飞罗鸟？ 飞罗鸟应该
以什么样的方式与菲卢交谈、聊天？ 菲卢们又该怎
样进行内心的对话？ 当然，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
两个： 飞罗是什么？ 菲卢们要不要与飞罗对话？
其实， 困惑并不只发生在现在。 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马修·李普曼
创建儿童哲学开始， 到后来参与儿童哲学国际行
动的英国、 丹麦、 挪威、 俄罗斯以及大洋洲、 南
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 儿童哲学研究和实践一
直存在着种种差异与争议， 可以说， 儿童哲学是
伴随着困惑和争议成长起来的。 有困惑并不是坏
事， 相反， 困惑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研究， 更
准确地把握。 如果作些梳理的话， 困惑， 抑或争
议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 即儿童哲学的定
义及其定位。 这样的归结与前文所提及的 “飞罗
是什么？” “菲卢要不要与飞罗聊天、 讨论？” 实质

是一样的。儿童哲学的定义及其定位，看起来是理
论问题、 学术问题， 说到底还是理论与实践双向
建构的问题 ， 问题搞不清 ， 实践肯定会发生偏
差， 也会影响理论的完善。
儿童哲学的定义及其定位， 与各个国家、地区

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基础有关， 也与儿童哲学的各
种学派、各种见解有关，儿童哲学研究应当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但是， 对于广大的学校教师和以实
践为价值取向的研究、教研工作者来说，不明晰儿
童哲学的定义、定位、课程形态、实践取向等是不
行的。 带着困惑、不解， 怎能建构起真正的儿童哲
学及儿童哲学课？ 以己之“昏昏”， 怎能让学生“昭
昭”？当下，讨论儿童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多么必
要、多么重要。让我们在儿童哲学研究与实践的风
生水起中去追寻那只可爱而又神秘的飞罗鸟吧！

文献中，关于儿童哲学有诸多定义和解释。就
儿童哲学性质而言， 美国的儿童哲学研究， 对其
性质的定位是，“只是儿童的思想或儿童的思想技
巧方面的研究， 最多只加上儿童的推理的研究”，
“儿童哲学的性质以建立推理的规则为重……使
每个人能够改善这些推理技巧”。 而欧洲的儿童
哲学研究由于受希腊哲学———爱智慧的影响， 强
调“儿童哲学就是教导儿童喜爱智能”， 他们喜欢
“称儿童为 ‘未受精的卵’， 根据传统能有 ‘稳定’
的发展”。 ③ 对儿童哲学性质认识与定位的不同，
必然造成内容、 方式的迥异， 也必然让后起研究
者， 比如我国在引进、 借鉴时有不同理解、 不同
做法， 从而造成一些困惑， 以至有些混乱。
对儿童哲学性质的不同定位， 又受儿童哲学

家不同理论的影响。 比如， 美国儿童哲学家吕德，
他的儿童哲学的基本命题是，“儿童哲学的要务：
在于形成一个探究团队”。 比如， 瑞典教育家爱伦
凯， 她的儿童哲学的基本命题是，“让儿童有一个
‘完整的、 新的心灵，即一个真正的我’”， “对待儿
童最大的错误， 莫过于让儿童闭起眼睛”。 比如，
大家熟知的蒙台梭利， 她的基本命题是， “儿童的
心灵中隐藏着许多宝藏”， 要像“透过‘原子之窗’
去了解物质一样” 在儿童那儿找出根源。 比如，
荷兰的儿童人类学家朗格威尔， 他的儿童哲学的
基本命题是， “人的本质（尤其是儿童本质）必须受

二、 让复杂的问题简明化———众多
定义中儿童哲学的厘清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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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才能改变”， 而“教育就是发展的帮助”④ ……
陶行知也是位儿童哲学家， 他的基本命题则是，
通过生活教育， 让“孩子人小心不小， 若把小孩看
小了， 便比小孩还要小”。 儿童哲学的不同命题、
不同主张， 造成儿童哲学及其研究的不同定位，
影响儿童哲学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不同的命题、
不同的定位、 不同的方向， 影响了教师不同的理
解， 尽管各显异彩， 但难免有偏差， 也难免变形、
泛化， 以至可能异化。 看来， 小飞罗这只鸟有点捉
摸不定， 有必要搞清这只鸟的基本的“科”与“目”
以及它的基本形态。
经过梳理和思考， 我的基本原则是把复杂的

问题简单化， 从诸多的定义中按同一个维度进行
抽象和概括， 亦包括对已有的定义或解释概括进
行适当整合。 这样， 我以为儿童哲学主要有三个
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 儿童哲学是 “儿童的哲
学”； 第二， 儿童哲学是 “关于儿童的哲学”； 第
三， 儿童哲学是 “关于儿童哲学的教育”。

“儿童的哲学” 亦即 “童年哲学”。 其主要意
蕴在于， 儿童有自己的哲学， 儿童有自己看待世
界、看待社会、自然， 也包括看待自己的方式， 且
产生相应的理念。其主体是儿童。其本质是自主发
展， 其基本形态是儿童的生活。 “关于儿童的哲
学”， 是对儿童哲学的研究， 其主要意蕴在于， 不
断地认识儿童、发现儿童。其主体是研究者， 其本
质是一种儿童观， 其基本形态是文献和文本。 “关
于儿童哲学的教育”， 是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 其

主要意蕴在于， 让儿童学哲学， 在学习中发展自
己的哲学。其主体是教师，其本质是教育观， 其基
本形态是课程。

“儿童的哲学”、“关于儿童的哲学”、“关于儿童
哲学的教育” 是相互联系、 相互支撑的， 三者形
成一个整体， 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三者的关系
是：通过儿童哲学教育，让我们不断认识儿童、 发
现儿童， 让儿童自身的哲学不断完善、 不断发展，
让儿童心灵世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提升。显然，
“儿童的哲学”是目的， “关于儿童的哲学”是基础，
“关于儿童哲学的教育” 是途径和方法。
三者关系的厘清， 让不同的人各居其位、 各

有所得： 让研究者对儿童、 对儿童哲学进行持续
深入的研究， 让儿童观持续进步， 以影响教师及
广大实践工作者； 让教师和其他实践工作者根据
儿童观进行持续深入的实践 ， 让教育观持续进
步， 让课程形态更完善更科学， 让教育效果更好；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儿童， 为了儿童哲学的发展，
为了儿童的发展， 为了让儿童有一个更加幸福的
童年。也许还可以这样概括：儿童哲学是让儿童们
拥有自己幸福童年的哲学。 看来， 当下着力研究
儿童哲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儿童要不要学哲学， 一直是有争议的， 意见

三、 儿童就是 “菲卢”， 儿童哲学就
是 “飞罗” ———儿童学哲学的必要性与
可能性。

我们可以教会孩子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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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两种： 一种认为儿童不仅有必要， 而且完全
有可能学哲学； 另一种与之完全相反， 认为儿童
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学哲学。 这个问题是儿童哲学
研究的前提， 假若儿童没必要也没可能学哲学的
话， 那么， 儿童哲学教育就是个伪问题， 没有存
在的必要。 解决争论， 要追溯争论背后深处的东
西。 仔细考察， 这两种争论的背后其实是两个其
他问题， 倘若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 争论也就会
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这两个问题是： 儿童是哲学
家吗？ 哲学是什么， 抑或什么是哲学？ 用隐喻来
说， 那就是儿童们真的是那个菲卢吗？ 哲学真的
是那只飞罗鸟吗？

“儿童是哲学家”， 不少人是反对的， 否定的，
且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即便
研究者列举出无数具体的案例， 也不能就此得出
普遍有效的定律或公理， 因为既有的案例往往在
时空上是有限的， 不能应用到无限的情境中去”；
儿童参与哲学研究只是部分儿童， 而 “部分儿童
所进行的哲学推演活动是偶尔发生的， 并不构成
稳定的连贯的行为体系”； “儿童能够参与具体哲
学的探究问题， 但对于抽象哲学， 儿童终究是无
能为力的”。 ⑤ 所以， 有不少人认为学生到了高中
阶段才能学哲学。 我国就有专家认为，“儿童即哲
学家” 是儿童中心主义的泛滥与夸张， 应当警惕。
如果暂且搁置儿童是不是哲学家的学术争

论，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肯定。一是儿童有着哲学
的天赋。 先说一个实例。 婚礼上， 司仪请孩子们
到台上来回答一个问题：结婚是什么意思？一个小
男孩只有 6 岁， 他说， 结婚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
了。 全场一片寂静， 是啊， 结婚了， 有饭同吃， 有
粥一起喝， 同甘共苦。 一个小女孩说， 结婚就是一
家人了。 一个 5 岁的小男孩手中捏着一颗糖说，
结婚就是让大家快乐。 无需多解释， 孩子们天然
地、天真地、天才地回答了一个深刻的话题， 全场
掌声响起来。 而这绝不是个例， 是具有普遍性的。
俄罗斯诗人说：儿童是未被承认的天才。这不是偶
然的评断， 是在无限的时空里， 对儿童共性的判
断。 儿童哲学就是让未被承认的天才得到承认。
儿童有需要也有能力学哲学。 另一个方面是，

大家所公认的哲学起源于对周围世界的惊讶。 儿
童对周围世界满是问号， 在惊奇、 诧异中有了哲
学的追问， 可以说， 儿童一生都在邀请哲学， 因
为他们总是在发出一个个问题， 邀请问题就是邀

请哲学。 所以， 从以上这两个角度说， 儿童与哲
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儿童们真的就是那 “菲卢”。
何为哲学？ 学者周国平提出， 哲学可以有四

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一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
问答思想体系的创造； 二是作为学术； 三是作为
思潮或意识形态；四是作为人生思考。第一种和第
二种都属于少数人， “而从第三种和第四种出发，
哲学适合于每一个理智健全的普通人”。 台湾的杜
保瑞教授认为， “哲学可以包括学院内的哲学教
育与社会中的哲学教育”， ⑥ 儿童属于社会， 儿童
哲学属于社会中的哲学， 是儿童化的社会哲学教
育。 那只 “飞罗” 鸟正是儿童们所喜欢的哲学。
通过对 “儿童是谁”与“何为哲学” 这两个问

题的思考， 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儿童
有必要学哲学， 既符合他们的天性， 又符合他们
发展的需求； 儿童可以学习哲学， 既基于他们哲
学的天赋， 又基于哲学的社会性特点。 为此， 当
下进行儿童哲学研究与儿童哲学教育实践是必然

的、 必须的， 也是可行的。

儿童哲学教育， 以至整个儿童哲学研究、 实
践， 就是为了让儿童从小学哲学。 毫无疑问， 儿
童学哲学充满着意义， 比如说训练思维； 比如说
思想实验， 来一场儿童的思想运动； 比如说学会
运用概念进行推理； 比如说， 建立探究共同体；
又比如说， 学会辨析与争辩， 等等。 在这众多的意
义与价值取向中， 究竟哪些才是儿童哲学教育的
根本宗旨和终极追求？
对于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也是有不同的理解

和定位的。 在这些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中， 隐含着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既然儿童是哲学家， 那么儿
童哲学教育的目的是否就是把他们培养成职业哲

学家呢？ 这样的推断是不符合逻辑的。 其一， 中
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 一切都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打基础， 目的是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个性
发展， 不是培养“家”， 而是为成“家”奠基。 至于将
来成为什么“家”具有多种可能性， 因为儿童发展
具有不确定性。 其二， 儿童不仅是哲学家， 儿童
也是诗人、 艺术家、 科学家。 如果进行儿童哲学
教育是让儿童成为职业哲学家的话， 岂不是文学

四、 带着智慧上路， 学会像哲学家那
样思考———儿童哲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和
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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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艺术教育、科学教育是让儿童成为诗人、 文
学家、 艺术家、科学家吗？某一学科、领域的教育，
是为了让儿童学习、 领悟该学科和领域的专业基
础知识、基本能力、基本活动经验和基本思想， 以
形成儿童较为科学、 合理的素质结构。 可以说， 基
础教育的学科教学对应的不全是学科专业的

“家”， 而是专业素质和全面的素养。
在《哲学鸟飞罗系列》丛书中， 飞罗鸟与菲卢

聊天、 讨论， 决不是想让菲卢成为一个职业哲学
家 （尽管他将来有这样的可能）， 其目的在于要
养成菲卢提问、 讨论、思考的习惯。往深处说， 儿
童哲学教育让儿童学哲学， 是为了让儿童像哲学
家那样去思考， 让 “儿童是哲学家” 这一天赋得
到珍爱和发展。
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 首先要儿童学会像哲

学家那样去提问。 在哲学鸟飞罗的系列里有一个
故事： 爸爸从修理厂回来， 伤心地说自己的汽车
完蛋了，彻底“死”掉了。菲卢不明白汽车为什么会
“死”： “我们的车没救了！ 就像格特鲁德夫人一样
吗？” 当听爸爸解释说那只是比喻， 他又问：“人不
行了， 生命结束了， 也是比喻吗？” 当听到解释说，
活的生物才说死， 他又会问： “那星星呢， 星星也
是活的呀！” 当解释说， 活的东西会动时， 他问：
“树自己不会动， 可它是活的呀！” ……一连串有
意思的提问 ， 就是小菲卢的一连串思考 。 而最
后， 小菲卢和飞罗讨论的结论是： “我们刚说的这
些， 就意味着死； 死亡， 是因为我们活过。” “我希
望还能飞很长时间……可以在所有打开的窗口边
停留。” 尽管他们讨论的是“生与死”这样的大问
题， 但从小菲卢口中说出来，却是那么自然，那么
深刻。 看来， 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 从提问开始，
儿童哲学、 哲学就不再神秘、深奥了。这就是儿童
哲学的魅力。
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 其次要儿童学会去寻

找意义。 法国埃克斯大学教授让-皮埃尔·内罗杜
写过一本专著《古罗马的儿童》。 书的开头写道，刚
出生的小孩，全身赤裸，被母亲搂在怀里，小脸望
着母亲， 一只手向她伸过去， 仿佛想让母亲抚摩
他。 书的结尾写的，仍是孩子安静地躺着，双眼望
着天，他在天空寻找着什么。 作者想表达的是，孩
子的一生都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儿童的身体，儿童
的精神，儿童与家庭，儿童与法律，儿童与宗教，城
市中的儿童……书的结尾是：“总之， 罗马儿童带

来了庞大的诗歌交响乐的开发主题， 其中一个合
奏的乐章让儿童成为孤独的独唱者， 同生命与历
史的交响团一争高下。 ”⑦ 这并非伤感，而是让儿童
永远在生活的合奏中寻觅人生的意义， 用自己的
独唱，唱出生命的意义，因而也并非孤独。 这正是
儿童哲学，正是儿童哲学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像哲学家那样去思考， 最终是要让儿童智慧

上路。 儿童总要独立地走上社会， 离开成人的呵
护， 成为独唱者。 教育能给儿童什么东西带着上
路？ 是智慧。 尽管所有的学科、 所有的教育都要让
儿童生长智慧， 不过， 哲学更具让儿童生长智慧
的重任。 因为哲学就是爱智慧， 哲学本身就是智
慧。 智慧的本身与爱智慧的情感， 让儿童在探究
中、体验中，在思考中、感悟中，在研究问题与解决
问题中， 把知识转化为智慧，具有智慧的心灵，怀
揣道德感去创造。 这样，儿童的内心是丰富的，精
神是美好的，思想是活跃的，总之，童年是幸福的。
这样， 才可以说， 儿童哲学是幸福的童年哲学。

“提问———思考———智慧———幸福的童年 ”，
构成了儿童哲学教育意义之链。 尽管儿童哲学创
始人李普曼曾提出， 儿童哲学为的是思维训练，
着重的是技巧、 规则和工具。 当然， 思维训练和
技巧、 规则是儿童哲学的工具， 在儿童哲学教育
中少不了思维训练， 少不了技巧， 少不了工具，
但只止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对儿童哲学教
育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是， 以思维训练为工具
和手段， 贯穿全过程， 让儿童学会提问， 学会思
考， 寻找意义，带着智慧上路，因而思想与精神丰
富， 童年幸福。

儿童哲学教育离不开课程， 儿童哲学教育的
落实和有效必须课程化。 事实上， 无论是李普曼
的 “哲学教室”， 还是 “教室里的哲学”， 都是要
让儿童哲学走进课程、 走进教室、走进教学。儿童
哲学课程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 课程化不
只是一个理念。 所谓课程化是指儿童哲学应当具
备课程的规定性， 具有课程意义。 所谓课程规定
性与课程意义包括了课程目标、 课程理念、 课程
内容、 课程实施、 课时安排、 课程评价、 课程资
源、课程管理等。儿童哲学课必须是一个系统。 为
此， 儿童哲学课程化的第一要务是整体思考、 规

五、 内容、 形态与方法———作为课
程形态的儿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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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设计和安排， 形成 “儿童哲学课程纲要”， 当
然也可以是 “儿童哲学课程指导意见”， 还可以
先形成一个“儿童哲学课程设置方案”。 不管叫什
么， 也不管从哪个先做起， 都得有一个总的设想
和通盘的考虑， 这样才能防止和克服儿童哲学教
育的随意化、 碎片化， 使之真正成为课程。
儿童哲学课程可以是三大类： 第一类是当作

一门专门的学科，称之为儿童哲学课；第二类是在
所有的学科教学中渗透儿童哲学教育； 第三类是
在儿童生活中进行儿童哲学教育。 这三类儿童哲
学课程形态都要认真研究。 从实践来看，难度较大
的也是为大家所关注的是第一类，即儿童哲学课。
儿童哲学课在明确性质、目标和要求以后，重要的
是课程内容。 我的意见有两条：第一条，课程内容
应来自儿童的生活， 即从生活中寻找并开发儿童
哲学的资源。 西班牙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教授费
尔南多·萨瓦特尔写过一本著作 《哲学的邀请·人
生的追问》，书中列出了十几个问题，诸如“从哪儿
上路”，“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我是谁？ 我是什
么”，“我们在哪里？ 世界是什么”⑧，等等，都是儿童
生活中常常出现的疑问与思考， 可以作为儿童哲
学课程内容的参照。第二条，课程内容要适合小学
生的特点。哲学问题深刻，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
小学生学习。 语文教师郭初阳曾为六年级学生上
了一堂苏格拉底的申辩课， 他说， 上课可以冒险。
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我们很赞赏。但不可回避的
问题是， 内容与文字过深了， 历史背景也与小学
生过于陌生了。 尽管所有内容都可以交给小学生，
但毕竟还有课程的标准和特别的要求，可见，儿童
哲学课指导纲要之类的文体相当重要。
儿童哲学课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方法， 国内外

有诸多实验， 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比如， 对教材
特征的要求是：“不出现哲学术语和专有名词； 出
现的人物都是与所学年龄阶段的儿童相似的学

生； 故事情节带有冒险的性质； 角色思考风格的
丰富多样。” ⑨ 我以为这很有参考、借鉴的作用。至
于教学方法， 可以采用故事讲述、 寓言讨论、 交
谈聊天等方式， 当然具体的教学方法还可以有更
多的探索与创造。 这方面正是小学教师的优势。

儿童哲学研究、 儿童哲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 也提
供了教师深度发展的机遇。 挑战与机遇统一在一
起， 聚焦在教师自身哲学的学习和素养上。
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过“第一哲学”的命题。

他认为， “第一哲学” 具有为所有其他哲学部门准
备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功能， 其成果是所有具
体哲学部门的预设的前提， 因此， 它应当是“在先
的”———最先的，所以被称为“第一哲学”。⑩教师有
自己的哲学， 而且教师也应当有自己的第一哲学。
我以为 ， 教师的第一哲学应当是关注儿童的哲
学， 是对儿童的再认识、再发现， 是儿童观的不断
完善和不断发现。 而关于儿童的哲学， 又集中体
现在儿童教育的智慧上。 教师要做智慧教师， 而
智慧教师首先就是爱儿童， 其次是以智慧的方式
教育儿童， 最终是让儿童智慧成长。
建构教师的第一哲学， 让关于儿童的哲学研

究 “在先”， 肯定比具体的技能、 技巧、 方法、 手
段更重要， 也比具体的哲学知识更重要， 或者说，
第一哲学是教师最为重要的哲学素养， 是教好儿
童哲学课的最重要保障。
当教师成为一只只“飞罗”的时候， 当“飞罗”

一次又一次停留在所有小朋友的窗户边的时候，
当“飞罗”与所有的“菲卢”倾心交谈、 朋友式聊天
的时候， 当儿童也成为“飞罗”的时候， 儿童哲学
的春天就会有一次又一次地美丽来临， 儿童哲学
教育就会有一次又一次最为明快的欢唱。 “飞罗”
飞向了蓝天， 我们看到的是“菲卢”们也已飞向了
未来， 带着激情， 也带着理性， 永远伴随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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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儿童研究 、 儿童哲学教育研
究———教师的第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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